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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气药功用别裁

朱 步 先
（50Wolsey Road Oxford OX27TA UK）

［摘 要］ 理气药的临床应用，不仅限于调理气分疾病，还有解毒、消肿、散风、止痒、益气等功用。 要想全面认识与把握药性，
必须从药物功用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出发，乃至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推勘，方不致失之片面与僵化。
［关键词］ 理气药；辟秽解毒；匀气；推陈致新

  识药、知药、用药堪称本草学的三大要义。 不识
其药，焉知其性；不知其性，焉能致用。故三者密切相
关，不可或缺。 今谈知药，知药是指对药性的全面认
识与理解，以及对古今文献的融会贯通。若滞于纸上
语则失之僵化，失去临床依据则流于空泛，知正而不
知反则易生片面，可见知之不易。 譬如理气药，按照
今人的界定，理气药是指“具有行气解郁、顺气降逆、
舒畅气机作用，调理气分疾病的药物”［1］。 其功用为
“宽胸利膈，行气止痛，破气散结，顺气降逆，疏肝解
郁”［1］等。 鉴于药物功用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上述界
定不足以涵盖其更为宽广的应用范围。 为此笔者摭
拾诸家之论，参以己见，芟芜取精，分别裁酌，聊举数
端于后，以冀启发思路，广其应用。
1 辟秽解毒，消痈散肿

痈疽尽管有属阴属阳之异，但多为气滞血凝、经
络阻滞而成。《黄帝内经》所谓“营气不从，逆于肉理，
乃生痈肿”是也。 理气药多禀芳香之质，芳香乃天地
之正气，既能辟秽解毒，又可旺盛血行，疏经透络。是
以前人有气血“闻香则行，闻臭则逆”［2］之说。综观历
代外科典籍，无论内服和外治，其组方多采芳香之
属，可识其义。 用芳香之理气药作消散痈疽之用，南
宋医家陈自明《外科精要》之“独胜散”颇具特色，此
方取香附若干，去毛令净，以生姜汁淹一宿，焙干，研
极细末，每服6g，不拘时热汤调下。香附辛香走窜，为
血中之气药，作散剂用，取其气味浑全，以姜汁制，不
仅增其行气散结之力，兼可化痰。此方适用于痈疽初

起僵硬漫肿者，于气结、寒凝、毒聚之症，尤为适用。
乳痈每见于妇人产后，多因感染、情志不遂，或

乳汁蓄结所致。然而无论何种因素，乳汁排泄不畅堪
作共同的病理特征。 故欲消痈肿，必先通乳；欲通乳
络，必先行气。 治疗 乳成痈，《竹林女科证治》用陈
皮30g、甘草3g，水煎服。此方直截了当，简洁可行。凡
乳痈未成者易消，已成者易溃，盖陈皮少用则行气和
胃，多用则有化乳滞、消痈肿之功。

流注初起漫肿无头，皮色不变，往往此处未消，
它处又起。多因湿痰、瘀血、风湿或热病后余毒，流窜
经络所致。如何阻断其流窜走注之势，常是控制病情
发展的关键。 曩年我在江苏老家行医，每逢夏秋之
交，暑湿郁蒸，此症屡见不鲜，其中尤以湿痰流注最
为多见。 观其初起常伴恶寒发热、周身酸楚等表证，
曾用大剂清热解毒、疏风消肿之剂，配合外治之法，
然而收效平平。 后细阅方书，特别是受到《医宗金
鉴·外科心法要诀》“初起湿痰所中者，木香流气饮
导之”之启示，恍悟宣通气机、行滞化浊为治疗湿痰
流注之要着。盖气不行则湿痰不消，湿痰不消而毒邪
不解。至于寒热，乃缘湿痰稽留，致使经气受阻，血脉
不行，阳气郁遏不通所致。 虽是表证，实非表邪。 于
是用木香、青皮、陈皮、藿香、炒枳壳、炙僵蚕、浙贝
母、法半夏、连翘、当归、赤芍、甘草等出入为方，其中
木香常用至10g，药后往往能迅速控制走注之势，且
使寒热顿解，漫肿渐消。

理气药不仅能消痈散肿，抑且能治疮毒内攻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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腑之候。 在历代名方中，“五香汤”颇具代表性。 考
《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圣济总录》等均载此
方，惟组成大同小异而已。元代齐德之《外科精义》所
载之方如下：丁香、木香、沉香、乳香各30g，麝香9g
（呕者去之，加藿香30g） ，渴加人参30g，以上共研细
末，每取9g，煎服。 齐氏云此方“专治毒气入腹，烦闷
气不通者”［3］。以余观之，气不通必有手足厥冷之象，
故用诸味芳香性之理气药以开闭利窍，通阳解毒。麝
香一味，可以开窍回苏，口渴则加人参益气生津。 一
般说来，疮毒内攻脏腑，多用托里解毒之法，此方则
以理气药为主，治毒陷气闭之证，意在救逆护心，可
谓独具一格。但若热毒内炽，切勿轻投。所以齐氏又
云，若症见“热渴，昏昧，口燥咽干，大便硬，小便涩
者，未可与服”。［3］常须识此，勿令误也。
2 匀气散风，消疹止痒

“风”的病因病机阐发于《黄帝内经》，而用行气
药以散风的治法始见于《神农本草经》，枳实条下有
“治大风在皮肤中，如麻豆苦痒”之说，清代医家陈修
园在《神农本草经读》中疏解“主大风”之义：“风即是
气。 风气通于肝，和风生人，疾风杀人，其主大风者，
谓能化疾风为和风也。”气之流通乃成风，自然界之
寒热变化，气流失衡则生风；人体之阴阳失调，气运
失常，亦可生风。 用行气药调匀气血之运行，达到散
风的目的，是在辛甘化风、潜阳熄风诸法外别具一
义，颇有临床价值。

匀气散风之法在中风、口僻的证治中不乏应用
的机会。 如宋代医家严用和在《济生方》中论及中风
证治时云：“治疗之法，当推其所自，若内因七情而得
之者，法当调气，不当治风，外因六淫而得之者，亦先
当调气，然后依所感六气，随证治之，此良法也”［4］。
并列“八味顺气攻”（白术、茯苓、青皮、白芷、陈皮、乌
药、人参、甘草）以资应用。严氏的这一经验对后人影
响很深，如明代医家孙一奎说：“中风皆因脉道不利，
血气闭塞也”［5］。又说：“治风之法，初得之必先顺气，
及日久则当活血，此万古不易之理”［5］。一般说来，治
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 然则血之运行有赖气之推
动，当气塞不行，脉道不利时，治气又当在治血之先。
是知气血可分而不可离，理气药与理血药既有区别
又常可借用。再如治疗“中风中气，半身不遂，口眼
斜”［6］之“顺风匀气散”（ 白术、乌药、人参、天麻、沉
香、青皮、木瓜、紫苏叶、白芷、炙甘草、生姜） ，与上方
用意仿佛，亦是通过扶正气、疏逆气、通经脉，达到解
散风邪的目的。 清代医家吴仪洛对“匀气”之说作过

阐释：“按匀气之说甚长，身内之气有通无壅，外风自
不能久居，而易于解散，故知匀气即调气之旨也”［6］。
须知此法的应用，必有气郁、气逆、气闭之见症方可，
否则不可妄施。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二方均用
乌药，以其辛温香窜，善于疏散逆气，调畅气机，不失
为匀气散风之要药。

前言枳实能治皮肤瘙痒，其实枳壳亦具类似功
效。《开宝本草》谓：枳壳主“风痒、麻痹、通利关节”即
是明证。用枳实治疗瘾疹，内服、外治均可。如《外台
秘要》引《延年》涂风疹方，“取枳实以醋渍令湿，火炙
令热，适寒温用，熨上即消”。［7］《肘后方》之枳实丸
（ 枳实、天冬、独活、白蒺藜、防风、桔梗、黄连、薏苡
仁、肉桂） ［7］，能“疗热风头面痒，风疹如癞”。 这些用
法，使后人深受启迪。一般说来，无风不痒，故治疗瘾
疹用祛风药是常规，但法外有法，行气药未尝不可奏
祛风之功。 而在特定情况下，行气药与祛风药相伍，
常可提高祛风止痒之疗效。 这从《太平惠民和剂局
方》消风散（荆芥、川芎、羌活、僵蚕、防风、茯苓、蝉
蜕、藿香、人参、厚朴、陈皮、甘草）可见端倪。 方中厚
朴一味，不仅赖其辛以散风，亦借其宣通里气，以助
祛风之品疏散风邪，故极具深意。 笔者临床体会，一
些顽固性湿疹，运用匀气散风之法，常可收效。 曾治
一英籍印度裔男子，41岁，自幼即患湿疹，反复发
作，尤以冬季寒冷潮湿、春夏之交花粉弥漫之时为
甚，叠用西药抗过敏、抗感染，并配合含激素成分的
药膏外用，始则有效，继则无效，遂来我处就诊。适逢
春季，湿疹遍体，瘙痒异常，搔破后有黄色液体渗出，
引发感染，于是用中药消风止痒、化湿解毒、凉血结
痂诸法，收效平平，颇觉技穷。后细审其症，患者焦躁
不安，伴见口干、便秘，舌苔薄腻，脉浮弦。 恍悟久病
不愈，情怀不适，气郁化火，又受外来风邪、花粉之刺
激，内外合邪，是以风不能息，热不能透，毒不能化。
于是用香附、枳壳、青皮、陈皮、白蒺藜、黄连、（炒）牛
蒡子、白芷、瓜蒌皮、天花粉、甘草等出入为方，匀气
散风，半疏半化。1周后病症大为好转，再服3周，湿
疹全退，瘙痒完全控制。
3 以行为益，推陈致新

理气药中的枳实，《神农本草经》称其“除寒热
结”，朱丹溪视为“能冲墙倒壁”，喻其破气之力峻。但
《神农本草经》还说它可“益气轻身”，并可“长肌肉，
利五脏”，说明它还有补益之功。 枳实“益气”的特殊
作用耐人寻味。金元医家王好古认为，枳实的消与补
与配伍有关，说它“益气则佐之以人参、白术、干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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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气则佐之以大黄、牵牛、芒硝，此《神农本草经》所
以言益气而复言消痞也”。［2］斯论可备一说，终难作
的解。

《神农本草经》语多简古，但义蕴宏深。依笔者之
见，枳实益气之说，极富哲理的思辨。 任何事物都有
正反两个方面，药物的功能亦复如斯。 从表象上来
看，补是补，泻是泻，前者的作用是“补不足”，用于虚
证；后者的作用是“损有余”，用于实证。 若透过表象
看到更深的层次，补药也能攻邪，如大补元气的人参
能“通血脉，破坚积”（ 《名医别录》） ；泻下药亦可益元
气，如善于攻下的大黄能“安和五脏” （ 《神农本草
经》） ，有“黄良”之名。 老子曾经垂教：“故物，或损之
而益，或益之而损。”（ 《老子·四十二章》）损中有益，
益中有损，若盈虚有数。以补为补，人所易知；以泻为
补，人多费解。 不知在某种情况下，损其有余正是补
其不足。 当代已故名医冉雪峰说：“枳实消积破滞有
特长，《神农本草经》推其功曰除寒结（寒字下疑脱一
“热”字－－笔者注） ，长肌肉，利五脏，益气轻身，于
破药中看出益来，攻药中看出补来，自是慧心慧眼，
识高于顶。 “（ 《冉雪峰医著全集》）斯论先获我心。对
枳实之消与补，当辩证地看待，方不致失之偏颇。

气对人体生理、病理的重要作用，毋庸多说。 补
气的方法不胜枚举，而“行”则是不变的法则。 “天行
健”（ 《易经》） ，天体方能永恒。古人远取诸物，近取诸
身，洞察“行”之深意。东汉医家华佗认为，“动摇则谷
气得消，血脉流动，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
（ 《三国志·华佗传》） 晋代医家葛洪说：“夫人在气
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
善行气者，内以养身，外以却恶。”（ 《抱朴子·至理》）
气行如常为强身防病所以须，气行不畅而气滞，若因
虚而滞者，补而行之，若因滞而虚者，当以行为补。盖
滞气留着，不仅耗气，抑且聚湿生痰，血涩成瘀。为治
之道，滞气散而正气安，可谓不补之补。 这与痰湿去
而脾气健，浊气降而清气升，其理正复相同。 视观形
盛之人往往气虚，且二者互为消长，倘能损其有余，
减轻体内的过剩，气虚可望渐复。 所谓枳实益气轻
身，从此点出发亦可参悟。

气能生人，亦能病人。气虚则衰，气滞则馁，气闭
则厥。 明代医家韩矛心云：“气失其平则为疾”［8］，可谓
见道之言。 《名医别录》谓香附“久服利人，益气”，韩
氏将香附益气说加以发挥，认为其“主气分之病，香

能窜，苦能降，推陈致新，故诸书皆云益气，而俗有耗
气之讹，女科之专非也”［8］。益气源于推陈致新，深谙
化中有生之理，堪称神悟。又说“大凡病则气滞而馁，
故香附于气分之君药，世所罕知”［8］。 在病变的情况
下，若察其气因滞而虚馁，当散其滞气，则弱者复振，
虚者渐复。气虚当补，以人参、黄芪之属为主，少佐行
气之品为常法，然则韩氏主张“香附为君，参、芪为
臣，甘草为佐，治气虚甚速”［8］。 意在先散滞气，而后
补药方能得力，可谓别有会心，亦可作世人妄用蛮补
之戒。 与枳实相较，香附散滞气之力稍逊，且枳实兼
可治气因闭塞不通而厥、而虚者，此为同中之异。 要
之，《神农本草经》的枳实益气说，不仅进一步阐明了
其药用价值，更重要的是开启了后人从正反两个方
面认识药性的法门。 使后韩矛心倡言香附益气，由斯
观之，理气药中能益气者，又岂仅枳实、香附二味。笔
者相信，此类药物功用，很难用现代方法分析其有效
成分，以明其所以然。 中药药性的许多难解之处，又
往往是奥妙之所在，彰显了古人识药知性的高度智
慧。与之相反，那种非攻即补、非升即降、非散即敛地
认识药性的方法，拘滞一义，执而不化，岂能窥药用
之真谛？倘能深明药性，又明乎制方大法，则药物之
应用了然心中，或正用、或奇用、或反用，灵活变通，
自可应病证之万变，方不致盛盛虚虚，遗人夭殃，而
收预期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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